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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2月下旬，希伯来文《转法轮》的再版本与以色列广大读者见面。





* 2005年2月，81宗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被证实，使自99年镇压以来被迫害致死的总人数上升至1482位。





* 2005年2月中旬，代表法轮功学员的律师把起诉江泽民种族灭绝和酷刑罪的法律文件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





 青年才俊含冤离世





一句话新闻





促还法轮功公正　民间呼声高涨





韩国佛像开优昙婆罗花





近期韩国几个禅院的佛像上都出现了优昙婆罗花。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花每3000年开一次，这种花的出现，意味着将有转轮圣王来人间传法度人。


（图：这座佛像面部开了10朵白色优昙婆罗花，花的直径约1毫米。）◇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法轮功学员潘兴福，男，31岁，原双鸭山邮局干部，因坚持信仰屡遭迫害，于2005年1月含冤去世。留下幼子和老母亲相依为命，妻子张丽也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判刑9年。


潘兴福自幼聪颖，非常勤奋，17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中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少年班。1993年他大学三年级时有幸亲耳聆听李洪志师父在武汉的传功讲法，从此走上修炼的道路。年轻守寡、饱经风霜、卧病在床的母亲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从此精神焕发，彻底改变了人生。


毕业后，潘兴福回到出生地黑龙江工作，用“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谦虚稳重，任劳任怨。他技术过人、聪明肯干，在双鸭山邮电局工作业绩不断。从1995至1998年，潘兴福先后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科教兴市模范工作者和黑龙江省电信系统跨世纪人才。2000年他担任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在同龄人中他是一名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潘兴福家里兄嫂等多人修炼，妻子张丽也是大法弟子，潘兴福拥有一个温馨快乐的家。


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后，潘兴福一家人仍坚持信仰，并因讲述法轮功事实真相而多次被抓。2002年初潘兴福被非法判刑，关入黑龙江七台河监狱，后转至牡丹江监狱，他被酷刑摧残、毒打、强制做奴工。2004年7月他在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时，才允许家人抬回家。在遭受肉体折磨的同时，他还被经济迫害，使他家中生活极度困难，他、母亲与幼子三人只靠老母亲180元生活费维持过活。妻子2003年4月被非法判刑9年，非法关入哈尔滨女子监狱。


2005年1月潘兴福的病情恶化，因无钱去医院救治，不幸于2005年1月31日含冤离世。◇





【明慧网】据海外新闻网报道，继著名律师高智晟、郭国汀坚持不懈地为法轮功学员争取公民权利以后，两会前夕，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发表了致人大、政协公开信“致死众多法轮功学员必须查究”，得到海内外人士和国际舆论的广泛支持和响应，民间呼声高涨，纷纷促请两会提案，通过法律公正处理法轮功问题。 





人大副委员长丁石孙提异议 


据悉，1999年7月江泽民对法轮功发动镇压时，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六名不赞成。五年多来，中共党内和民间对镇压法轮功持异议的声音一直未断。


中国第九届、第十届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盟主席，原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教授，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就对待法轮功问题，秉持异议，据理坦陈，并专门在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不同看法。 





民间维护法轮功权利呼声高涨　压制不住 


对于民间维护法轮功权利的呼吁，中共当局一直采取高压恐怖政策，但维权呼声却压制不住，且尤为高涨。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九三学社成员朱长超先生，2003年上书建议调整对法轮功政策，受到当局追查。


被评为亚太地区中国最佳海事律师的郭国汀律师顶着压力，接受了瞿延来、陈光辉、雷江涛等法轮功学员家属的委托代理。今年2月23日，上海司法局十多人闯入他的办公室，骗走律师证，并抢走办公电脑，又威胁要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禁止他从事律师工作一年。郭律师近日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我的职业格言是‘一不怕死，二不爱钱’。我连死都不怕，连钱都不爱，你还能拿我怎么样？” 


“全国十佳律师”之一高智晟律师在办理法轮功学员黄伟被非法劳教案中，特别是在去年底为法轮功公开上书后，不断受到威胁恐吓。


高律师和郭律师的义举受到海内外人士和国际媒体的广泛声援，公民维权网站发起声援签名，至少七百多人签名。 





还法轮功公正　乃大势所趋 


中国现行当政者多次强调“维护宪法权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行政”。高律师在致人大委员长的公开信中指出，从既有的法律原则角度看，对法轮功人员的刑罚及处罚存在诸多方面完全背离基本法律原则和现代法治精神的做法。他希望通过人大的努力，改变立法及司法的扭曲现状。 


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在公开信中表示：“不经宣判，致死千条人命，理应严肃追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这件大事也不应该长期不闻不问、装聋作哑。”他建议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讨论这一事件。孙教授3月2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看到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很多人都觉醒了。反映一下我们的看法，告诉他们迫害法轮功不对，应该给法轮功一个公正的评价。◇





车水马龙与匆匆打拼之间     愿这片绿洲为您开拓心灵的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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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名扬三里五村的食品店





一家名扬三里五村的食品店





用国外信箱给eo@att.net发信，题目空白，内容为get int.zip，即可收到无界浏览等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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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来，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希望  


——一个美国生物学教授在中国的牢狱经历





【明慧网】我和妻子是于2001年认识并成家的，80年代出生的她，虽然对于中国的各种运动不感任何兴趣，可在中国这个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成家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当她得知我信仰法轮大法时，表现的异常恼怒。在这个被操控的国家宣传机器全力轰炸下，很多中国人一提到法轮功都自然的和“自杀”、“精神异常”联系着，所以，对于她当时的表现我也是能够理解的。但我本着这样的信念：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所作所为让那些不实之词不攻自破的。


事实上，法轮大法学员在工作中、生活中并无需刻意表现，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那么自然，但让一般人来看，表现的却是相对突出，大法修炼者处处都体现着与人为善、工作勤奋，对家庭负责。生活中的每一个点滴，都在改变着妻子原本的那些想法。慢慢的，妻子开始对宣传机器的内容怀疑，记得她有一次和我说：“我过去从来不相信电视的内容说的是假话，认识你之后，才知道原来事实和宣传不一定一回事啊。”


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她到另外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家做客，回来的路上，妻子和我说：“我真羡慕你们这些信仰者，为什么你们都活得那么开心，性格那么开朗。”虽然那位功友被两次非法抄家，并被勒索了5000元，如果换个别人，也许会因此吃不好睡不好，而对一位真正的信仰者，金刚般的意志却不会受到太多影响。再到后来，每当与他人闲聊中提到法轮大法时，妻子总会为修炼者鸣不平。


前几天，家里顺利添了一个小宝宝，当我问到她生产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担心呀，她说我说不清，我说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因为看过了大法的书籍而觉得不会有什么危险呢。她点了点头，说就是这个意思。从最初的敌视，到现在的完全认可，这样的变化，对于那些造谣者来说，可真是讽刺。(文／大陆大法弟子)◇




















【正见网】我们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例如古老的中医中药就是对物质对空间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中医讲的经络及穴位是人人都可以感知的，挤压一下合谷穴，就可以知道那种酸胀的感觉与别处不同。针灸几千年来的治病效果也证实了经络及穴位的存在，可是它们都是解剖学中找不到的。也就是说，经络及穴位不存在于我们这个肉眼可见的空间。事实上，它们存在于一个深一层的空间，一个更微观的空间里。


中医中的凉药就不是我们这个表面空间的概念。冰是冷的，碰到皮肤上就能感到，但凉药如珍珠，并不冷，不是冰那种冷，而是在深一层空间的“冷”，中医用凉来描述。中医中用的“寒”字就比“凉”更深一层。千年冰山下发掘出的一种玉叫寒玉，握在手里并不冰，不会冻坏皮肤，但时间长了会感到彻心彻骨的寒。这个寒的程度不是凉药的那种凉性可以达到的，它是更深一层空间，或者说更微观空间的状态。


另外空间离我们并不遥远。人的灵魂是不是在另外空间呢？宗教中讲的佛道神是否就是另外空间的高智慧生命？看来我们的先人并不愚昧和落后，反而是我们对现代科学的一味迷信阻挡了自己认识这神秘宇宙的脚步。（文/玉茗）◇





【明慧网】2002年4月，我与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临时被关押在了公安局的一个地下通道里。 通道里暗暗的灯光，映衬着恶徒们狰狞的脸，他们一个个的询问我们的姓名，我们不配合他们。恶徒就从腰中抽出皮带，向一个坐在墙边的年轻的男学员狠命的抽去。我扑了过去，双手抱住了男学员的头。皮带雨点般的打在了我的手臂上、头上。


恶徒一边抽打着，一边喊叫：走开！他是你的什么人？我正言制止说：“是我的弟弟，放下你的皮带，不然你会后悔的。” 恶徒仍然挥舞着手中的皮带。这时，楼道尽头那个很亮的地方，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过来。他一边喊着“爸爸”，一边从裤兜里摸吃的塞到嘴里，心满意足的咀嚼着。


抡着皮带的恶徒停下了手，看着正在从裤兜掏食物的儿子，狰狞的脸上露出了些笑意。 恶徒应了儿子一声，又摆着架式要抡起手中的皮带。


我松开了护着同修的手臂，站立起身子。我看着这个6、7岁年龄的男孩，惊讶于他这么小小的年纪，竟然能“泰然自若”的漠视着眼前的残酷。


我不容置疑的对那个又要抡起皮带的恶徒：“你把孩子带走！”恶徒一愣，随即得意的说：“放心，我们孩子是久经沙场的考验的，这种场面吓不着他。”


那一刻，我从内心为他感到悲哀，我仍然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他说：“你把孩子带走！有一天，他明白了你今天凶狠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们的时候，知道吗，他会唾弃你的，蔑视你这个当爹的。”


他怔怔的愣在那里，这时地下楼道里一片寂静，他的同伙们也傻傻的看着他。过了片刻，他双手慢慢的平展开皮带，把它系在了腰上。他低着头，牵起那只小小的手，向外走去。他走了几步，停了下来，俯下身，用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对着儿子说：“跟阿姨再见，说谢谢阿姨。” 孩子回转过身来，扬起了小手，稚气的喊着：“谢谢阿姨，阿姨再见。”


楼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的目送着他们。他们将要走到楼道尽头的时候，刚刚放下皮带的年轻人挥舞着他的右手向我们致意，然后，领着他的儿子走进了地下通道口那个亮亮的地方……


后来，知情的人们告诉我，那是一位“有名”的打手，但从那以后，同单位的人没再见他挥舞过皮鞭。◇





他再也没有挥舞过皮鞭





妻子的转变 





感受神秘的另外空间














